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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传教士与福建近代公共空间的文化传播
———以夏咏美、蒲星氏和安毓明为个案

陈忠辉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系，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要：近代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促进了当时在华传教士教师的专业化进程。到海外传教成

为美国知识女性突破国内性别壁垒的职业选择，夏咏美、蒲星氏和安毓明在这一浪潮里先后入闽从事

教育与慈善等公共事业。以三个地方性个案为例，解读女性志愿者在国家力量与专业知识支持下促

使福建社会公共空间向当地女性开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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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的福州与厦门在１８４２年被迫开放通商，
成为近代史上中外文化碰撞与交融的重要坐标。

近代来华传教士做为西方文化载体，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福建社会开化与现代化进程。女性传教

士入闽不仅打破了福建近代社会性别隔离的传

统，同时带动当地妇女进入社会公共空间。

美国女性传教士的大量入华与其国内妇女运

动的发展密切相关。１９世纪中期，美国女性开始
打破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性别壁垒，走出家门参

与禁酒、慈善、教育及宗教等活动。但社会依然要

求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不能挑战既有的性别结构

与社会分工。传教领域是美国女性在国家生活中

能够多少可以获得与男性平等地位的第一个专业

领域。［１］１８１当时美国社会所推崇的“纯正女性风

范”强调虔诚、贞洁、温顺和齐家，这些品质从抚

育基督教家庭扩展到教化海外异教徒。走出国门

的女性在美国对外扩张进程中被视为国家道德的

楷模。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美国兴起以大学生
为主体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其中约有三

分之一的志愿者被派往中国，这一举措促进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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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校教师的专业化进程。志愿者成员中女大学

生占多数，１８９０年女性已占美国在华传教士的
６０％。［２］２到１９１１年，在华美国传教士有半数不再
传教，其中大多数投身教育领域。在美国海外志

愿服务成了女性突破国内性别歧视的职业选择。

她们可以进入男性禁区的“东方闺房”，通过慈

善、教育与医疗等公共事业影响妇女与儿童，以达

成更富成效的宗教传播与文化扩张。她们在海外

避开了与男性的直接竞争，顺理成章地以“自我

牺牲”和“以身奉主”的宗教话语获得了权力和自

我实现，成为“纯正女性风范”的典型。在“妇女

工作为妇女”的口号下不动声色地进入了东方男

性把持的传统公共空间，凭借殖民国家的力量和

男女平等的西方话语体系，以其专业知识成为充

满权威力量令人不敢冒犯的“母老虎”，将西方已

经觉醒的性别意识及妇女性别空间的概念，自觉

不自觉地投射到她们在华的各种活动，形成了一

种强烈的文化冲击力量。

夏咏美、蒲星氏和安毓明是在世纪之交的

“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先后来闽的女性教师

志愿者，她们以知识精英的身份长期从事教育与

慈善等社会公共事业。本文试以三人为个案探讨

女性传教士对当地妇女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

影响。

一、夏咏美：单身女传教士的样本

夏咏美（ＥｍｉｌｙＳｕｓａｎＨａｒｔｗｅｌｌ，１８５９－１９５１），
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其父夏察理（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ａｒｔ
ｗｅｌｌ）是公理会在福州传教的开拓者之一。［３］１８８３
年夏咏美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惠顿学院毕业，因

母亲在福州去世，奔丧后长留中国与父亲一起工

作。她成为海外传教士完全是受牧师家庭的影

响，她以单身职业女性的身份一生致力于改善福

州妇女儿童生活地位的教育与慈善事业，在华服

务达５４年之久，直至１９３７年返美。［４］

作为在福州出生的第二代传教士，夏咏美能

说一口流利的福州话，拥有很好的人脉资源与很

强的活动能力，成为深深植根于福建当地长达半

个世纪的社会活动家。１９１９年福建省政府授其
勋章以示嘉奖，１９３５年中华民国福建省政府主席
林森接见了这位为慈善事业奉献一生的古稀老

人。考察其在福州半个世纪的教育经历，夏咏美

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推动教会女学从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与职
业教育发展

夏咏美最初跟随父亲在格致书院任教，她在

这所福建最早的现代男子中学任教长达 ２０年。
作为知识女性，她对中国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性别歧视不以为然，同情中国妇女在社会生活

中的不平等地位，积极参与筹建女子中学。１８９４
年在保福山女学堂增设女书院（女子中学）并负

责管理，向女生宣传国民意识。为了培养有一技

之长的女国民，夏咏美也介入女子职业教育，１９１１
年她领导一个９人委员会开始筹划在福州发展幼
稚师范以培养女性师资的计划，促成三家教会共

同筹办“福州协和幼稚师范学校”。她积极在美

国筹措项目资金，历经４年，学校终于在１９１５年
开始招生。夏咏美领导董事会确定了聘用专业化

师资的原则，美国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解决了

专业师资的来源问题。她从加州筹款而建成的幼

师教学楼于１９２３年峻工。［５］协和幼师向福州社会
展示了典型的欧美学校董事会的运行模式。

２．关注孤儿与弱势群体，兴办慈善事业
１９０８年，夏咏美争取到美国《基督教报》的资

助，在福州仓前山创办了孤儿院，收养的孤儿从

１００余名逐渐发展到５００多名并常年维持，这对
改变当地时有发生的溺杀女婴的陋习有着积极影

响。她还在鼓楼河西街设“工艺传习所”，在闽江

口外川石岛设“工读学校”，在马江对岸白牙覃办

“妇女工艺传习所”。她大量招收青年女性习得

藤竹器具、脱胎漆器、刺绣等一技之长，开办木器

工场、印刷工场等实业为当地女性提供就业机

会。［６］８４２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之后，福州旗人陷入衣
食无着的境地，她又筹款救助满族难民。

３．展示西方单身职业女性的积极形象和性别
意识

当时单身女传教士给中国人的印象多是刻板

而缺乏女性气质的老处女。女性传教士在社交上

处于隔绝状态而导致欠缺女性特质，被视为“男

性化的女人”［２］６６。但夏咏美展示了优雅的女性

形象，性喜社交，爱好摄影，她的相册保存了她在

福州各地游历见闻，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与传

教活动。照片里的她打扮得体，光采照人。格致

书院的学生回忆起她当年教授英美诗歌，平时爱

好文学，常有诗作，与同事、学生、女信徒都有着亲

密的个人关系。更重要的是夏咏美向当地民众展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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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西方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的认可、展现自我

的愿望和广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

二、蒲星氏：传教士妻子的事业突破

蒲星氏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ＦｉｓｈｅｒＢｒｅｗｓｔｅｒ，１８６２—
１９５５）是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１８８３年来华，１８８９
年在福州嫁给牧师蒲鲁士（ＷｉｌｌｉａｍＮｅｓｂｉｔｔＢｒｅｗ
ｓｔｅｒ，１８６４—１９１８）。在华活动长达６５年，其中在
兴化（今福建莆田）５６年。她突破了教会对传教
士妻子固守“纯正女性风范”的传统期待，一改以

齐家为重，以丈夫为中心，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妇

女形象，积极投身到教育与慈善等公共空间。夫

妻俩携手合作成就梦想。

１８９０年，蒲星氏夫妻被调往闽中兴化府传
教，传教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和偏远海岛的渔民。

他们从相对繁华的通商口岸到更为艰苦的县城兴

办公益场所促进传教，包括兴建福音书院、西学

斋、兴仁医院、孤儿院、戒烟社等，还兴办实业，组

建东南亚垦殖农场，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当地社会

风气。在一个男尊女卑意识更加深厚的封闭乡

村，女性传教士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蒲星氏

主要着力于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１．办慈善机构
１８９４年，蒲星氏在涵江铺尾收容女麻风病

人，为其提供有体面的生活。莆田善育院是美以

美会在福建经营最久的一所慈幼机构，收容当地

孤儿和残疾儿童，蒲星氏从１９０２开始担任善育院
院长达２２年之久。１９２６年又在黄石、涵江、塘头
设立３处盲童学校，招收盲童实施教育。这些善
举在当地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２．办基础教育
蒲星氏在莆仙一带兴办了多所学校，特别是

在当地开创了女子学校与学前教育。１８９２年创
办的咸益内女学是当地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后

发展成咸益女中与铸益小学。１８９３年在女学增
设幼稚园，这是学前教育在闽中地区的开始。她

还办过短期的简易师范班，１８９８年出任西学堂的
监督（即校长），将其发展成含高中（上学）、中学、

小学３部的培元学堂。这些学校为当地培养了人
才，特别是让女子开始有机会接受学校正规教育。

３．开展妇女工作
蒲星氏和其他女传教士并不满足于学校工

作，她们通过召集妇女开会与识字、训练熟读圣经

的妇女和直接的乡村布道等活动展现其女性魅

力，并与当地妇女建立了友谊。她们的价值观念、

性别认识对当地妇女产生极大的影响。蒲星氏还

组织当地妇女参加公益社，上街宣传劝戒鸦片；教

导妇女认识以罗马文记录的兴化语以期能识字看

报；向当地妇女大力倡导新法接生、住院护理等公

共医院模式，使得医院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公共生

活区域。１９４７年，涵江修建“蒲星氏产科院”，施
行新法接生，以院名纪念其造福当地妇女之

功德。［８］６５

４．办报宣传
办报是教会扩大在华文化影响的新形式。

１８９８年，兴化音罗马字的《奋兴报》创刊，蒲鲁士
为发行人并担任主编１０年，这是莆田县、仙游县
有报纸之始。［７］１２该报涉及地方新闻、教会新闻、

中外时事、经济生活、民俗民情、奇闻异事等内容，

扩大了公众的信息量。报纸选择用罗马文，意在

降低阅读门槛，让受过粗浅训练的底层群众与妇

女都可以成为受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

开化。《奋兴报》后改为罗文、中文、英文三种版

本，直到１９４９年８月终刊，它也是福建省解放前
所办时间最长的报纸。

做为传教士的妻子，蒲星氏没有退缩在丈夫

的身后，而是活跃在社会公共空间，以自身的行动

向中国民众展示西方女性的能力与博爱情怀。她

对女性麻风病人、弃婴、盲童等被社会遗弃人群的

关爱，对当地基础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的推进，对

莆仙乡村社会影响是震撼性的，许多孤苦无依又

目不识丁的妇女及其家庭接受这种域外宗教，凭

借的不是对教义的理解而是对美好生活或者说是

现代化的期待。

三、安毓明：专业教师的新形象

福建的学前教育在清末民初走在全国前列，

这与女传教士的努力密不可分。１９１７年《中国宗
教年鉴》记载福建教会所办幼稚园共有幼儿８３３
人，学生人数居全国首位。［８］８８为了解决专业师资

短缺的问题，英国长老会于１９１２年在厦门创办怀
德幼稚师范学校，这是全国第一家独立设置的幼

稚师范。１９１５年夏咏美筹办多年的协和幼稚师
范学校在福州建成，安毓明就是她根据师资专业

化的原则聘请的第一任校长。

安毓明（ＢｅｒｔｈａＨａｒｄｉｎｇＡｌｌ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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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期 陈忠辉：美国女传教士与福建近代公共空间的文化传播

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帕萨迪娜，其父母都是公理会

在南加州的骨干，自小按照“坚定的新一代”的目

标加以培养。安毓明在波莫纳学院毕业后又进入

洛杉矶州立师范大学深造，后来成为南加州公理

会派到国外工作的第一位女大学生志愿者，［９］３３０

其在华时间约在１９１５～１９３９年之间。
与夏咏美和蒲星氏相比，民国初期来华的安

毓明则是另一种类型，其教师身份认同远远超出

传教士角色。她在大学毕业后又接受过师范教

育，而且是当时少有的学前教育领域的专业人才。

在华期间，她引进了西方学前教育教师培养的教

学方法和办学经验，奠定了幼稚师范与幼稚园的

办学模式。她首先规范了幼稚教育专业课程体

系，开设了圣经阅读、旧约人物、约翰福音、主日学

入门等宗教课程；儿童研究、游戏理论、幼儿故事、

福禄培尔生平等理论课程；乐理、钢琴弹唱、唱歌、

绘画、手工等技能课程；自然、体育、国文、历史、英

文等文化素养课程。其次，确定了教学与实践密

切结合的职业教育理念。协和幼师从一开设就同

时附设幼儿园，这是学习了欧美幼师学校的做法，

类似于学徒式培养，教学实践的比重占总课程的

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她重视幼儿的行为规

范、游戏与户外活动，亲自教导实习生观察与了解

幼儿。再次，努力以浓郁的宗教气氛培养信徒。

在学生中组织女青年会的活动，努力吸引中国家

庭成为基督徒。她也带来了现代公民意识，鼓励

学生做有一技之长的健康国民。［１０］８３

教会女校是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所创办的

福建两所幼师使得当时女性接受学校教育和职业

训练成为可能。这两所幼师通过教育帮助青年学

生成长为知识女性从而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增

强女性自立自强的经济基础。学校宣传了平等、

独立、自由的女性风范，甚至从新式校服等细处引

导新的社会时尚，推动审美情趣更新。诚如女传

教士程吕底亚在担任华南女子学院校长时所说：

“中国妇女完全有受教育的能力和权利，我就觉

得只要有人关心中国的女孩和女青年，没有什么

是她们办不到的。我很愿意告诉她们五个字：

‘我能且我会’（１ｃａｎ，ａｎｄＩｗｉｌｌ．）。”［１１］７０

　　四、女传教士对女性进入社会公

共空间的影响

　　到１９１９年，女性传教士已占到了美国在华传

教士的三分之二。［１２］２２虽然她们在当地民间记忆

中往往被称为“师姑”而没有留下明确的姓名，但

她们在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努力得到当地民众的

承认和尊重，其贡献不应被埋没。按美国学者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Ｂｅａｈａｎ的说法，女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妇
女运动的启蒙，其关键更在于个人生活中所传达

出的世俗意义而非宗教同化的功绩。［１２］４８

前述三份地方性个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

“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影响下女志愿者在华

的宣教与社会服务。作为来自西方传教团体中的

女性工作者，她们通过在华参与公共空间事务体

现自身争取女性解放与肯定自我价值的决心，展

示独立、自信、韧性甚至权威的新女性形象，将美

国的妇女性别意识带入中国，也促成教育与慈善

等公共事务向当地女性开放。在教会女学的带动

下，１９０７年福州出现了官办的女子师范传习所，
为官办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培养合格师资。［８］４８９

女性传教士借助殖民者的特权地位和专业知

识的力量，以其女性特质柔化了男性传教士的行

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福建公共生活的传统，西式

学校、西式医院、孤儿院、育婴堂、幼稚园、妇女工

艺传习所、女青年会等新鲜事物渐次出现，客观上

促进了现代社会新式公共空间的产生。经由女传

教士的努力，妇女作用在上述公共空间得以展现

和发挥，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动摇中国传统的性别

伦理。福建民间社会出现了妇女宣传劝戒鸦片、

接受西医与接生新法、社会化学前教育机构与女

子公共教育等新风尚，突破了“三从四德”的传统

女性定位，催生了最初的女权意识。夏咏美组织

的妇女工艺传习所等推动了女性开始争取自谋生

计，蒲星氏在兴化为女麻风病人、孤儿和盲童等提

供的慈善服务给弱势群体争取体面生活的希冀。

安毓明的幼师教育不仅提供女性职业教育，同时

也促进了学前教育在中国的公共化和学制化。

总而言之，女传教士们在福建的传教及其在

福建兴办的教育与慈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

福建社会的性别屏障，扩大了福建女性的社会活

动公共空间，使福建的女性拥有了性别自视的机

会，为近代福建妇女的觉醒与解放播下了启蒙的

种子。

（下转第４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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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期 甘大勤：“大思政”视野下专业教师任班导师工作研究

该发挥班导师在专业上的优势和人格魅力，在充

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基于因材施教原则，探索适

合学生成长、成才的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和形式。

如对大学生职业规划、创新创业、学科竞赛、学风

提升等进行立项，在学期末提交成果进行考核，从

而既保证班导师做好育人工作，又创新工作方式，

使工作成效在多渠道方式下得到加强。

４．加强观念引导，增强师生对班导师工作的
信任与支持

高校推行班导师工作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

的，但是从后效性和长效性角度来看还需要在前

期努力摸索，全力推动。其中，在全校教职工范围

内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学校

和各学院也须加大对班导师工作的宣传力度，把

该项工作列入党政工作重点，并指定专人进行管

理。同时，学校和各学院也可采取多种形式对班

导师工作进行专栏报导，每个学期定期进行班导

师工作展示，让师生了解班导师工作的具体情况，

展示班导师工作风采。在工作过程中，积极挖掘、

塑造先进典型，对行之有效的经验加以推广，从而

使班导师工作深入全校师生内心，在师生中获得

更加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综上所述，专业教师担任低年级本科生班导

师，可进一步发挥专业教师优势，促进专业教师更

好地融入学生中去，为教师工作时空与学生学习

时空相融合提供有效保障，有效解决专职思政干

部专业短板与学生专业发展相脱节的问题，让专

业教师自然融入“大思政”视野中，从而在高校全

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工作上开创更加

良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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